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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集：東アジア現代文学と「周縁」の言語＞ 

台灣離島作家夏曼藍波安的《黑色的

翅膀》──來自「第四世界」的視角 

主講人：洪銘水 

2013 年 3 月 16 日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主辦 

「東亞現代文學中的『邊陲』語言─全球化時代的批判

性『文學』」 

前言 

台灣原住民的種族與文化的存續問題，與全世界其他土著民族所共同面臨的課題相

近；同屬「第四世界」，生活在外族的宰制、在自己自古即擁有的土地上反而喪失主權的

族群；具有普世的議論價值。從台灣原住民作家近三十年來陸續以漢文發表的文學作品中，

可以聽到他們對自己族群的離散、失落、和蛻變的歷史遭際所發出的苦悶的吶喊。經過長

期無聲的被宰制的歲月，台灣原住民的菁英隨著上世紀八０年代台灣民主運動的腳步，也

掀起了文化的自覺與回歸運動。這些年來，原住民山海文學的創作樣態，儘管充滿無奈，

但卻見證了從自卑到自信，從被觀看的客體提升到主體意識的呈現的歷程。其中出現了陳

英雄，胡德夫，莫那能，拓拔斯，瓦歷斯諾幹，田敏忠，利格拉樂阿，夏本奇伯愛雅，

夏曼藍波安，奧威尼卡露斯，伊斯瑪哈單卜袞，霍斯陸曼伐伐，里慕伊阿紀，馬紹阿紀，

啟明瓦拉，巴代，亞榮隆撒可努，拉黑子達立夫，伊替達歐索，阿讓逯達入拉雅之，乜寇

等詩歌、散文、和小說家；還有作家兼評論家的孫大川和浦忠成。他們以各自的彩筆繪成

一幅台灣最具特色的炫麗圖樣。其中，本文的焦點就放在台灣島外之島的蘭嶼作家夏曼藍

波安的文學世界，而以《黑色的翅膀》（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為討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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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離島作家夏曼藍波安的《黑色的翅膀》

──來自「第四世界」的視角 

(一)蘭嶼和夏曼藍波安 

蘭嶼，台灣的漢人俗稱為「紅頭嶼」，位於台灣島外東南海域；其人種與語言跟菲律

賓巴坦島民同源。蘭嶼島上的三千左右的原住民族群，過去被外人稱為「雅美族」，並為

大部分書面記載所採用。後來在 1990年代才正名為「達悟族」。「達悟」，意指「人類」，

因此，蘭嶼島即夏曼藍波安所稱的「人之島」。自古島上男人出海捕魚，女人種植芋田；

樂天知命，相信凡物皆有靈；與自然和平相處，只取所需，與人同勞共享。但是這樣「遺

世獨立」的純樸傳統，已經隨著戰後國民政府推行漢化的文化政策而式微。所幸，荷蘭人

殖民台灣西海岸時，並未注意到東南岸外的離島。十七世紀中葉，滿清帝國雖消滅了明鄭

王朝，也過了兩百年於 1871年才注意到蘭嶼而把它列入屏東管轄。然而，未幾又因甲午戰

爭失敗，於 1895年一併跟台澎割讓給日本帝國。日本雖然積極對台殖民開發，但重點集中

在台灣本島西海岸漢人聚居的平地及擁有中央山脈豐富自然資源的「高砂族」部落。對蘭

嶼，則採取隔離政策，為日本的社會人類學家，保留了活的原始社會標本，以供田野調查。

這是蘭嶼與台灣原住民被殖民時程上的不同之處。然而，早在日本入台的第二年，1897年，

著名的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就已經登上蘭嶼，留下島上婦女服飾的照片。接著，1907年

有森丑之助和橫屋善夫，1911年有佐佐木舜一，1914年有河野氏等人都留下蘭嶼的風土人

物照。（見《台灣蕃族圖譜》）。可見日本在人類學的領域，遠遠超前中國幾十年。而日

本殖民政府（台灣總督府）也有此見識，為他們提供支援。因此，可以說蘭嶼相對地保留

原樣，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吃緊的時候，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的末期，才開始透過「蕃童

教育所」的軍事教育，徵召了 34名蘭嶼人（是否併入「高砂義勇隊」派往南太平洋前線，

待查）。然而，兩年之後，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遂使日本昭和裕仁天

皇在 1945年 8月 15日宣告無條件投降，結束了台灣五十一年的殖民統治以及其他日本軍

國主義下擴充的土地，也為世界大戰劃下句點。 

從此，蘭嶼隨著台灣、澎湖、綠島併入中華民國政府管轄至今。1947年蘭嶼更屬台東

縣蘭嶼鄉。1951年基督教會進入蘭嶼；1954年天主教會紀守常神父隨之登上蘭嶼傳教。1956

年，政府把政治犯送往蘭嶼東清村監管。後來，政治犯集中在綠島（俗稱火燒島），而把

甲級流氓從綠島改送蘭嶼。1971年，政府開放蘭嶼觀光旅遊；而旅遊資源成為外來漢人資

本的壟斷市場。1975年，行政院核准「蘭嶼計畫」建造核廢料貯存場；1978年第一期工程

動工，設有 23座槽溝，可存 98,112桶核廢料。營建工人對外則放話說是興建魚罐頭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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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 4月，位於蘭嶼龍門地區的「國家放射性廢料第一貯存場」完工，由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負責管理（後轉給台灣電力公司）；同年 5 月 19 日該廠接收了 10,000 桶核廢

料。蘭嶼人才驚覺「罐頭工廠」的官方謊言。由此，引起反核廢料的聲浪。1985年又穿插

開闢「蘭嶼國家公園」的提議（1988 年由行政院核定，預計 1989 年 7 月公佈實施。後遭

到「雅美人」堅決反對而停擺）。1987 年 7 月蘭嶼鄉公所曾舉辦官民協調大會；10 月 13

日，中山科學研究院企圖取得紅頭村編號 26號的土地，以「國防機密」避開村民質問，動

機可疑，又引起蘭嶼居民的疑慮；12月 7日，「原子能委員會」下設立的「放射線物料管

理處」策劃一次日本參觀旅行，邀請蘭嶼鄉長、縣議員、鄉代表、村長等人赴日，意在說

服他們核廢料有多安全。在提前出發時，遭到蘭嶼青年即時趕到蘭嶼小機場抗議，呼籲這

些地方民代不要接受官方的安撫收買；當天雖然成功地勸退了這些長老（其中有自己的兒

子參與抗議的行列中）。但是，第二天他們還是偷偷地走了。雖然勸阻失敗，但已經種下

抗爭的種子。 

1988年 2月 20日，蘭嶼青年郭建平和施努來等人發起「220驅逐蘭嶼惡靈」的大規模

抗議運動。這是第一次蘭嶼老少二、三百人穿著傳統服飾參與了這個歷史性的示威遊行。

口中喊出『我愛蘭嶼，我不愛核廢料』的口號。翌年，1989 年，同月同日（220），又發

動第二次。此後反核廢料貯存蘭嶼的抗爭運動不斷，但迄今仍無結果。政府只有用補助蘭

嶼建設和回饋補賞的方式來消弭抗爭的聲音。但是問題越來越複雜，如 1994年發現數千核

廢料桶鏽蝕的情況，又再次製造外來的工程競奪商機。這些抗爭過程，關曉榮，當時的攝

影記者，從 1987 年起開始陸續發表報導在《人間雜誌》上，後來結集成書《蘭嶼報告─

1987-2007》（人間出版社，2007）。還有，目睹抗爭現場的有當時服務蘭嶼衛生所的田雅

各醫師（原名：拓拔斯塔瑪匹瑪）也留下札記《蘭嶼行醫記》（晨星出版社，1998）。以

上不厭其詳地列舉反核廢料貯存蘭嶼的抗爭事件。一方面，顯示蘭嶼的人與地屬於典型的

「第四世界」（十幾年前在東海舉辦的「自然生態文學國際研討會」上，我就開始沿用「第

三世界」以外的「第四世界」的概念來函蓋台灣原住民的山海文學。見《台灣自然生態文

學論文集》）。另一方面，是因為直接關係到本文的主角。上述發動第一次反核廢料貯存

蘭嶼的運動主將之一施努來，就是在另一波「還我姓名」運動中恢復原名的夏曼藍波安。

這個運動也是引起他舉家回歸蘭嶼的契機； 也是原住民「回歸運動」的先行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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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離島作家夏曼藍波安的《黑色的翅膀》

──來自「第四世界」的視角 

(二)「野蠻人」的小孩之困惑與探索 

夏曼藍波安，以達悟族命名的習慣，父從子名，意思就是「藍波安的父親」。他生於

1957 年，終戰 12 年之後。在中華民國全面推行中華文化的教育體系下，度過不愉快的小

學這一階段的生涯。他們從小生活在母慈父愛，自然純真，聽歌觀海的世界。沒想到一進

小學，幼小的心靈就經常地受到台灣派來的老師打罵的教育。在屈辱與不適應的漢化教育

中，學生討厭老師，痛恨學校，經常逃學。他在蘭嶼小學畢業時，老師告訴他：「將來當

個老師好好教育你們蘭嶼這些『野蠻』的小孩成為『文明人』。」後來在台東中學畢業時，

他寄宿的神父也告訴他說：「考不上大學就去輔仁大學念西方神學，將來當神父馴化你們

蘭嶼那些不認識上帝的『野蠻』人成為『文明人』。」當時在夏曼藍波安的腦海中，「文

明」與「野蠻」的對立與抉擇經常困擾著他。從記憶中，夏曼藍波安覺得這些人都是「外

國人」，都是要把蘭嶼人改變成他們想要形塑的「人樣」。尤其讓蘭嶼人不解的是在反共

抗俄的教育政策下，一天到晚要學生喊口號：「反攻大陸，消滅共匪」。蘭嶼人心想：「中

國人要殺中國人就派中國人去就好了，干我們甚麼事？」在 2009年出版的《老海人》自序

〈滄海〉裡，夏曼藍波安回憶說：「老師、神父在我成長的過程中不約而同地，帶有濃厚

的殖民者心態，說我民族是『野蠻』，要我將來走上符合他們價值觀的職業，形塑我由『野

蠻』轉向『文明』。這個意義好像我的民族真的是『野蠻』。」最後他得出的結論是：「這

是人類與自然環境的親疏關係；愈接近自然環境生活的人稱之『野蠻』（跟生態環境情感

濃厚）。愈遠離自然環境生活的人稱之『文明』（用自然科學解釋生態，沒有情感）。信

奉西方宗教一神論者是『文明』(outsiders)，泛靈信仰的自然主義者是『野蠻』(insiders)。」 

1976年從台東高中畢業時，他本來可以依照優惠原住民學生入學條例保送師範大學音

樂系，高雄師院英文系，或高雄醫學院。但脾氣倔強的他拒絕了這樣的保送，因為他心想：

難道山地學生只有靠保送才上得了大學嗎？（見〈不願被保送〉，《八代灣的神話》）其

實，更深層的心理背景是他的小學經驗使他厭惡台灣師範體系的教育。（這是 2012 年 8

月在附屬台大總圖的「原住民文化資料中心」舉辦的「《天空的眼睛》新書發表會」上透

露的心聲）。結果，拒絕保送的他隻身投入五花八門的大都市打零工、開計程車，半工半

讀，晚了四年才於 1980年考上淡江大學法文系。當他帶著興奮的心情回蘭嶼探望父母時，

卻發現闊別七年的蘭嶼變了。蘭嶼開放觀光帶來的負面效應一一呈現眼前：族人酗酒日甚、

孩童向觀光客伸手要錢、觀光客拋糖果玩弄純潔的童心、外來資本家籠斷觀光資源。他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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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黯然回到淡江完成學業。之後，正值原住民人權運動的興起。1984年民歌手胡德夫等人

推動成立「台灣原住民權利促進委員會」，吸引了不少原住民知識青年。而當時令夏曼藍

波安耿耿於懷的是政府沒有跟蘭嶼人商量就決定把核廢料貯存到蘭嶼這件事，更使他意識

到做為次等公民的悲哀，也引起他在台灣島上流浪十一年之後的自省：過去蘭嶼為甚麼都

要接受台灣的流氓、不適任的教師和軍警公務員，現在又加上危險的核廢料。蘭嶼豈不是

成了台灣的垃圾桶！ 

最後，他毅然決定舉家回歸故鄉，重新向父老學習達悟男人的傳統技藝─造船、造屋、

捕魚、吟唱古調。從觀察部落耆老們的處世態度，他更深刻地體會到達悟民族傳統文化之

美。相對於「都市文明人」的野蠻無情，被視為「野蠻的蘭嶼人」在他看來才是真正可親

的文明的自然人。夏曼藍波安這些年來，處心積慮地努力重現蘭嶼父老的生活智慧與疼山

愛海的自然生態觀，展示了自己的文化自覺與使命感。他的小說《黑色的翅膀》，於 1999

年 5月 30日在台北客家藝文中心，獲頒「吳濁流文學獎」。在頒獎典禮會上，他即席以達

悟語吟唱詩歌做為答謝詞，令人印象深刻。在送給我的書內頁題字上，對創作有這樣的自

我期許：「用海の胸膛，用山林の靈魂，用力の創作，更想用自然語言。」當時，他告訴

我已被錄取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數年之後，完成碩士學位，又進入國立成功

大學台灣文學所博士班。其實，他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寫作與蘭嶼的公益事務上。其中有

一次遠航，2005年 5月，參與了「人類文明探索關懷協會」的一項計畫，與策劃人日本航

海冒險家山本良行和印尼船員等九人，划著十七公尺長、兩公尺寬、沒有遮風避雨船艙的

木舟橫渡南太平洋，體驗南島民族航海的壯舉。（見《航海家的臉》）。 

至於他的著作，二十幾年來，他陸續出版了《八代灣的神話》（1992）、《冷海情深》

（1997）、《黑色的翅膀》（1999）、《海浪的記憶》（2002）、《漁夫的誕生》（2006）、

《航海家的臉》（2007）、《老海人》（2009）、以及最近出版的《天空的眼睛》（2012

年 8月聯經出版）。他的作品有部分已經翻譯成日文和德文，可以說已走向世界；最近也

訪問過大陸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他的聲音將被更多人聽到與欣賞，應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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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離島作家夏曼藍波安的《黑色的翅膀》

──來自「第四世界」的視角 

(三)《黑色的翅膀》海洋生態的觀察 

這一部小說開卷第一章，就揭開聲勢浩大的海洋生態的場景。海面上出現黑壓壓的飛

魚如千軍萬馬出征的陣勢。小說的主角「飛魚」也就是「黑色的翅膀」。然而，緊接著是

尾隨而來的碩大的大魚，如鬼頭刀魚、浪人參、梭魚、鮪魚、丁挽、旗魚等掠食者，翻著

大白眼，視機而動，準備進行大規模的海上獵殺行動。在大敵臨境之下，作者進入飛魚的

心境描寫道：「魚群戰戰競競地一條緊貼著一條，無膽瞄一眼尾隨在外圍的天敵。彼時，

一群體型較大的領航群─黑色翅膀的飛魚知道大災難即將來臨時，便敏捷的驅趕三到四個

小隊成為一個大隊，很快的，原來分散的許多小型魚群，現在聚集到只有五個大隊。夕陽

下海的時間愈來愈近了，黑色翅膀的飛魚即愈憂愁，於是不時地在魚群外圍游移，唯恐弱

小的同袍如 Lok Lok 和 Kalalaw 落單，脫隊而成了掠食群晚餐佳餚。」（P005）這裡，我

們看到同類的飛魚，大的保護小的，正如人類同族成人保護孩童渡過險境。然而遇到異族，

則落入「弱肉強食」的魔咒。作者繼續描寫道：「性情急躁的鬼頭刀魚，血脈噴張的首先

衝入魚群的尾端，放大瞳孔，看準獵物。咻……迅雷不及掩目地衝入魚群內部，瞬間囫圇

吞下兩三尾的飛魚。所有碩大的掠食群，眼看魚群混亂，以為機不可失地瘋狂的加入了獵

殺的大行動，開啟了春初血腥的大屠殺。頓時，魚群驚嚇膽裂地衝出海面，夕陽餘暉照射

著滑翔飛逃的魚兒，宛如一片又一片低掠飛過山頭的彩雲，把巴坦群島北側的海域漆成銀

白奪目的色調。魚群在六七十公尺的滑翔落海的瞬間，不喘半秒地又展翅的滑翔了，和著

波浪上下飛行，透明的雙翼不疑地展露求生的意志。數百尾的鬼頭刀魚，此刻不斷地在被

驚嚇的魚群後方七八十公尺處衝出海面三四回。此等躍出海面兩三公尺的雄姿，正是吞下

嘴裡的飛魚之得意樣。整群的鬼頭刀魚，同時衝出海面甩頭擺尾翼的壯觀畫面宣示自然界

「以大欺小」不變的鐵律，戰勝的標幟。這場大量的殺戮，開啟了年度飛魚群被血腥獵殺

的帷幕，並且，這次之後，牠們只有短暫的平安。而後，恐懼便隨著大魚消化之速度逐漸

地成正比的加深。」（P006-007） 

這是多麼驚心動魄的描述。作者刻意鋪陳大自然弱肉強食的現象，其實也是對我們人

類現實世界的投射。接著，他回頭描述那些兇惡的掠食者，當牠們已經飽餐思靜之後，也

會變得溫馴平和了，但這是暫時的假象。作者這樣描寫：「海面最終復原為湛藍的色調，

復原為原來的寧靜，掠食群在填滿肚皮後，性情自然歸於溫馴了，眼神亦回復到春初時節

時的溫柔。只有被驚嚇膽裂的飛魚群，神情錯愕、餘懼猶存地又復合泅泳在一塊，牠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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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按天神（達悟族的神）的指令，亙古不變的航道繼續地往北游移。……亙古以來，牠

們祖先說過：故鄉的主人，在每年冬末春初時節，皆按照其祖靈的訓語，定期舉行招魚祭。

只有故鄉的主人以最虔誠的心，最神聖的儀式祭拜我們；只有游到故鄉方真正體驗到我們

跟人類的地位是平等的，甚至被看待為善神。然而，要游到故鄉那兒，並非易事，要接受

神祇般的禮遇，還得經歷幾場劇烈的被獵殺的大災難，每一年在不同的海域不斷地上映，」

（P007-008） 

夏曼藍波安用大篇幅描寫飛魚返鄉的艱辛歷程，從古至今不變的航道，宿命地面對死

亡，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但是，飛魚最受歡迎也是最喜歡的中途站應該就是蘭嶼─「人

之島」了。「黑色翅膀的首領，此刻想著帶領部屬的這段長程的旅途，從最遠的夏威夷群

島、琉球群島、台灣東海岸、巴坦群島、人之島、馬紹爾群島等不同種族居住的島嶼，就

屬故鄉的主人─達悟族最喜歡，最尊重牠們了。牠想，在那兒結束生命是何等的榮耀啊！」

（P009）對這種自然的生態，客觀的理解，有如道家的思維，天地無情，道法自然。夏曼

藍波安的觀察亦然：「古老的災難，飛魚生來就是被大魚獵殺的定義，顯示海底世界的無

情無義。掠食群不斷地攪翻海面─優勝者，飛魚不斷地飛奔─失敗者。我們的天神，同樣

地不曾給予過一毫的同情。獵殺的行動僅僅維持走廿步路的時間，之後，雙方心脈的跳動

是同樣快速的頻率，但是各有不同的心境，此刻我們是可以明白戰敗者內心裡的感受的。」

（P014） 

正是最後這句話，「此刻我們是可以明白戰敗者內心裡的感受的。」使我們揣摩到作

者對飛魚的挫敗命運的感同身受，與達悟人的挫敗在心理上的連結。「黑色的翅膀」也就

成為整個達悟族的隱喻。這是我閱讀夏曼藍波安作品的體悟。 

 

(四)一個蘭嶼老人最後的夜航魚獲 

四月下旬，在第二回招魚祭後，夏曼古拉拉恩帶著兩個自己調教的姪子，從蘭嶼出航

來到力馬卡伍得島捕撈飛魚。但是，今年第二次招魚祭已過了半個月，魚獲仍然不佳，雖

然其間並沒有犯忌的事發生。老人想著自己已經很老了，希望能在最後一次豐收後榮退，

以便可以當作話料傳給子孫。他們的船來到了漁場等候夜幕低垂，此時，老人靜觀思索著：

「所有捕魚的勇士，在夜色未完全降臨的時候，皆靜靜地坐在自己的船上。乍看下，近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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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飄盪的船隻宛如一具失去經濟價值的漂流木，隨波逐流。但我明白，所有人的心都在燃

燒著『豐收』的禱詞。力馬卡伍得島上唯一的，可以存活的樹種─羅漢松，傳說中是惡靈

最喜歡納涼，亦為觀賞仍活在陽間親戚前來捕魚之最佳地點，親戚捕得愈多，相對的報賞

也就多。當羅漢松和島嶼的背影呈現和天空同等黑暗時，我便對兩個姪子說：『假如，在

看不清人的面孔的時候，你們才可以放流網目。』」（P021）老人回想起四十年前在同樣

的地點乘坐十人船，在船上點燃火把時，飛魚就像雨絲樣，自動的躍上船內，船首尾的魚

庫不費吹灰之力地便填滿了銀白的魚兒。證實了祖先所說的話：「肉體是獻給孩子的母親，

靈魂是獻給海洋的。」但是，現在卻一無所獲，心如月亮，失落地往下沉，好像是天神在

故意折磨他。他心裡默默地唸道：「魚兒呀！魚兒呀！來到故鄉吧，因我們每一年都在定

時地呼喊遙祭妳們呀！」在船邊的兩個姪子也銷聲匿跡的一點聲音也沒有。「看來和我一

樣非常的失望。墨汁色的月夜是孤魂野鬼的大好日子，我想，那些惡靈正在嘲笑我們這群

笨蛋，枯坐在船上等待失望。月亮終於遵守宇宙的定律，消失在遙不可及的天空，星星於

是顯得特別的光明。」（P023） 

幸好，過沒多久，一聲巨響，是一群大魚在追逐飛魚群，之後又歸於平靜。經驗告訴

他們後續大魚將有更大的動作發生。「彼時近百船隻的勇士之靈魂被驚醒地脈膊加速的跳

動了起來。就連我這個粗皮厚臉的老人，毛細孔也開始冒出冷汗了。划了大約兩塊地瓜田

的光景，不得了，小海灣的外圍內裡一群又一群的魚兒煞是狂風暴雨似的無情肆虐整個海

面，飛魚就像砂粒般的多，失了魂似的滑行，震撼了勇士們的心境。嘶叭嘶叭，一群又一

群躲逃的亂飛，如浪滔拍岸的滔聲，佔據了夜空的靜謐，有像千萬亂箭橫掃入船，撞疼勇

士們縷縷筋肉，「Nga」的哀痛聲不絕於耳。我立刻臥趴身子，雙手緊緊抱頭，我鬆弛無肌

肉的背好像被惡靈濫捶鞭打，令我痛苦萬分。我忍受著，不敢冒出半句詛咒魚的話，牠們

畢竟是天神賜給我們的魚，況且是在逃命，躲避大魚的獵殺。」（P024-025）弔詭的是飛

魚在逃過大魚之後，卻落入達悟人的船中；難怪老人認為是天神所賜。回到老人的故事，

最後這一趟豐收之旅，使他可以光榮的退休。老人不禁吟唱起「豐收之歌」，結果一唱百

合，「所有的勇士們如海浪般的合音，撫平了心中的恐懼及肌肉的疲憊，於是在海上、在

陸地上合唱出的歌聲，遠近超過了教堂唱聖歌時所帶來的喜悅的氣氛。」（P042）這樣飛

魚雨點似地飛入船中的場景，也出現在最近李安導演得奧斯卡金像獎的 3D 電影「少年 PI

的故事」(Life of PI) 中。不知是否受到《黑色的翅膀》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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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個達悟小孩的夢 

《黑色的翅膀》故事的中心就是四個天真爛漫的蘭嶼小學生，而其中之一就是作者的

小說化身。在蘭嶼的夜晚，最常見的是小孩圍在大人身邊聽老人講故事，從故事中得到生

活的智慧與海洋的知識。「孩子們，天生下來就要把童年、少年，不，也許是這一生和海

神交個永遠的朋友，好像在白天還沒游夠似的，在月兒懸掛天空的好天氣也要游到疲倦為

止，老人們從小就是這樣長大的。……畢竟，人是和自然共生存和大海共榮的，大海不曾

營造恐懼，只是脆弱的人類編造了海是「黑色幽靈」的負面形象，此對於海神是極不公平

的。」（P061-062）四個小孩中間最不愛上學的是卡斯瓦勒，他經常想盡花樣，慫恿其他

同學陪他一起蹺課。現在已經兩天沒去上課了；明天星期六學校沒有營養午餐，也準備不

去。但是學校的老師會打人；平時他們又聽不懂老師講的中國人的故事。班上 26位同學都

覺得上課很無聊，「在教室上課好像是隻死的青蛙。」此時，他們躺在被草皮覆蓋的石頭

上，仰視著天上的星星，想著明年就要畢業，話題也就轉到將來長大以後的願望。賈飛亞

（作者的化身）告訴他們明年島上就要設立國中，而且住宿膳食都在學校。卡斯瓦勒認為

很好，但卡洛洛擔心這樣就不能睡在海邊，也吃不到飛魚的眼睛。賈飛亞則擔心他的父親

不准他上學，因為他是家裡唯一的男孩，而且兩個姊姊都嫁給台灣的外省老兵。卡洛洛則

說：「我父親說，我們達悟人的靈魂在宇宙都有自己的星星，很亮的就是呼吸很長，不太

亮的就是呼吸很短。」於是三個人就舉起手，指著三個並排的明亮星星說那是他們的星星，

將來要永遠在一起。他們決定一起念國中，不管父母反對。賈飛亞想到星期一上學就要被

老師罰站在司令台上打屁股，開始埋怨卡斯瓦勒。但是卡斯瓦勒對打屁股不當一回事，痛

一下就好了；倒是忍受不了那個大陸來的老師，常常叫他們「快快長大去當兵打共匪」。

賈飛亞接著話題說：「如果打共匪，殺了共匪，我們的靈魂就不會永遠睡在我們的星星了

呢！」卡斯瓦勒繼續說這位大陸來的老師：「他每次跟我講，說：『你要去當海軍好不好，

周金。』如果沒有答應，下午就叫我去抓青蛙。最討厭啦，那個大陸人。」卡洛洛就問他：

「你想去當海軍嗎！」卡斯瓦勒回答說：「不太想啦，當兵是要殺人呢。我比較喜歡去台

灣工作。」至於賈飛亞則想去台灣念高中，上大學。卡斯瓦勒又接著歷數心中對學校老師

的怨懟與憤慲：「我恨那個大陸來的老師，咒罵我們達悟為『鍋蓋』，恨他說我們民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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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最懶的民族』，他說我們『又笨又髒』全身滿是魚腥味的醜小孩，恨他說我們的

老人愛穿丁字褲不穿褲子遮掩生殖器。（四人格格的笑）。更恨他教育我們長大後去當兵

殺共匪。要殺人，中國人殺自己中國人就好了啊，為什麼叫我們殺中國人，我們又不是中

國人。真的很討厭那個大陸來的老師。而那些台灣來的老師，不是命令我們捉青蛙、鰻魚，

就是叫我們幫他們撿木柴給他們燒飯，唉呀……反正很多啦，我的討厭。」（P122-123） 

談話間，突然跑來吉吉米特找卡洛洛告訴他說他的父親捕了大魚。於是，四個小孩就

崩崩跳跳往海邊跑，去看魚。卡斯瓦勒到了海邊沒見到自己的父親返航，就問卡洛洛的父

親有沒有見到他父親。回答的是：「有啊，他慢慢的划，而且就快要沉沒的樣子。」卡斯

瓦勒知道自己的父親是不善捕魚的人，不可能有那麼多魚獲，多到船要沉沒的樣子。所以

認為這是卡洛洛的父親故意調侃他父親的反話，心裡很難過。心想將來要成為捕魚高手，

為父親爭回面子。但是要當海軍的念頭又不斷浮現。歸咎於有一次，他被老師叫到辦公室

罰站，面對世界地圖。「不知道是不是那位大陸來的老師刻意令他在此面前仔仔細細地看

大陸地圖，還是要讓他明白，人之島在這個世界地圖裡是不存在的，更何況是，這些『山

地同胞』呢！」他同時也發現：「大陸真的很大，難怪台灣會被共匪打敗。這點他可以從

地圖上瞭解的。」（P082）所以他又偷偷帶了吉吉米特爬窗進入辦公室再看一次世界地圖，

並在台灣的東南方劃上一個小點說：「這是蘭嶼，這是台灣，下面是菲律賓。」之後，他

向其他幾個朋友宣示將來當完海軍後要到海上「漂流」。吉吉米特就調侃他：「爪哇都把

它唸成『瓜哇』的人，還想去國外流浪，你除了我們話說的很好外，國語你又不太會說，

況且要說那個英國人的話，你會嗎？」賈飛亞也矯正他說：「那叫做遠颺、當水手。」卡

斯瓦勒一聽就興高采烈地附和：「就是水手啦，水手啦，到世界各地去玩啦。」（P126）

接著，天真地說：「在那張世界地圖，有很大的海叫大洋洲。在那兒，有數不清的小島，

其中一定有比我們的島漂亮的小島的。如果能實現心願的話，每一個島都去給它 Tomaci（尿

尿），哦，米特。」（P127） 

當他們星期六蹺課到船屋乘涼，吃地瓜、吃飛魚，看海，夢想未來的時候，忽然學校

班長汗流浹背的跑來傳話：「卡斯，還有你們三個，在星期日，就是明天的下午，老師要

你們給他十多隻的青蛙，還有五、六條鰻魚給那個大陸來的老師。如果沒有就要被打，被

罰站，『老師說的』。」（P138）班長傳完了老師的話就走了。於是，他們當天下午回家

之前就經過小溪口用石頭堵住溪口築成小水壩，引誘鰻魚鑽出草叢；這樣他們就很輕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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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到八、九條鰻魚。然後，四個人又到田梗間堆壘的石縫中探手摸索出好多隻大肥蛙。結

果他們很順利地就達成了老師指派的任務，於是決定不等明天中午，現在就直接送到老師

宿舍去了。 

(六)白色胴體的誘惑 

原來星期六下午，台灣來的那位老師的太太從台灣坐船來蘭嶼探望教書的先生。「而

那位大陸投奔國民黨的劉老師，也因為賭博贏了錢，買了貨輪帶來的高梁酒，在學生放學

之後，請了潘老師夫婦兩人，還有輸了錢的雜貨店的老闆，分駐所的所長，在家喝喝茶，

紓解紓解在『國境邊陲』下的孤寂。就在陰涼的榕樹下舉杯飲茶水、飲酒納涼之際，忽然

聽到：『老師們，好！所長，好！嗯……賴老闆好！』四個人煞是軍人口令一致似的說。」

（P142）接著，劉老師看過學生帶來的東西之後，就指示他們去殺青蛙和鰻魚，劈柴生火，

還替他到賴老闆的店去拿二十個雞蛋。他與這四個學生的對話，當然都以國語名字稱呼他

們：卡斯瓦勒是「周金」 、賈飛亞是「黃大成」、吉吉米特是「李清風」、卡洛洛是「江

忠雄」。劉老師又吩咐道：「星期一到學校時，你們每人各扛兩把柴，一把給學校燒午餐，

一把拿來老師這兒，知道嘛！」四個小孩同聲回應：「知道，老師。」潘太太看著劉老師

說：「這些青蛙的錢，不給他們嗎？」劉老師說：「給錢，沒打就已經對他們很不錯了，

況且，他們已經兩三天沒來學校了。」（P145）潘太太似乎不太瞭解劉老師的話，也訝異

老師們對學生的態度像軍官命令小兵，老師好像是島上的土霸王，於是又問：「你們打學

生，這裡的父母不會……。」「這些山地同胞啊，身子硬朗的很，被打瘀血也不會告訴父

母親。」（P146）最後，劉老師還要江忠雄（卡洛洛）明天星期天再帶二十條飛魚來。他

們講話的時候，四個小孩還背靠牆壁站著等老師的命令。卡斯瓦勒始終低頭看著級任導師

潘老師的太太穿著短褲的潔白大腿；潘太太也偶而會略帶好奇的眼光瞄一瞄這些小孩。後

來又拿了十塊錢給卡斯瓦勒，說是給他們買糖果吃。四個小孩一離開老師的視線，就跑到

學校運動場又繃又跳的。作者形容他們當時的心境：「好像受困的迷你猪僥倖脫逃似的亢

奮，原來被打的夢魘此刻已化成喜劇收場，真感謝那位大腿白白的，叫師母的女人。」（P147） 

卡斯瓦勒把師母給的十塊錢紙鈔捧在手上，往後拋上空中，任其飄落地上。四人擠在

一起看落地的紙鈔。「哇，國父的頭。」卡斯瓦勒樂翻天地笑起來。除了吉吉米特，其他

人都笑了。卡斯瓦勒才告訴他：「米特，上次我們賣青蛙給那個雜貨店的老闆，我把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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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在天空說，如果是人頭，就去偷窺老闆和老闆娘『那個』『那個』。今天那個叫師母的

和老師可能會『那個』『那個』，我們晚上去偷看，好嗎？」（P149）今天下午，那雙白

色的大腿已經讓他們陷入遐想。卡斯瓦勒幻想著：「如果，我順利當海軍的話，我一定要

娶白白嫩嫩的台灣人。」吉吉米特則一面欣賞夕陽入海的美景，一面陷入苦思：「卡斯那

天爬窗去看辦公室的世界地圖的理想那顆執著的心，發誓當水手的宏願，遊歷大洋洲各島

的氣概，在短短的幾分鐘業已被那叫師母的人的白白大腿所迷惑、征服。覺得卡斯忘了祖

先在飛魚季節期間『非禮勿視』的警語，深怕飛魚一去不復返，令全島族陷於飢餓的苦難

日子。」（P165）所以，他很嚴肅地問卡斯：「銀白的飛魚好吃，還是白色的大腿好看？」

卡斯不加思索地回道：「都一樣好呀！」但是米特要他在兩者之間只選一個。賈飛亞則替

卡斯解圍說：「白色的大腿走在陸地上，銀色的魚兒在海裡，這個怎能做選擇呢？」（P166）

米特還是不放過繼續追問：「那你的世界地圖的故事，在那裡呢？」最後，卡斯還是決定

去偷看師母洗澡說就這一次。看來，卡斯是真被師母的大腿迷住了！ 

之後，四個小孩躺在沙灘上，等待父親伯叔們的歸航。此時夜空迷人，滿天星斗，他

們仰望著星空，安靜地各自想著自己未來的夢。卡斯瓦勒滿腦子「白色的胴體」；吉吉米

特希望「永遠追隨海神」；卡洛洛要留在島上成為捕撈「黑色翅膀」的高手；賈飛亞希望

到台灣唸書。作者這樣結束這一章回：「柔和的月亮映照著這群幻想中的孩子們的臉孔，

無論理想是否實現，月色和濤聲依舊是存在的。只是，當他們長大成人後，那樣對海的狂

愛，對「白色胴體」的誘惑，是否依然不滅，那就不清楚了。和煦柔美的夜色，如催眠曲

般的濤聲，讓他們在不知不覺中沉入了夢的世界。」（P194-195） 

(七)夕陽殘照─蘭嶼老人的孤寂 

二十年之後，那個誓志留在島上成為捕撈飛魚的卡洛洛，國中畢業以後也一度跟其他

蘭嶼青年一樣往台灣跑，不過四年之後就回到父親身邊學習做為一個真正的蘭嶼男人，然

後結婚生子。現在他的名字叫夏曼比亞瓦翁。原來在班上功課運動都不出色的他，現在已

經鍛鍊成強壯機敏的捕魚高手；手臂上有「海戀」兩個漢字的刺青。而當年的賈飛亞也如

願在台灣唸書完成學業，現在卻選擇回到蘭嶼定居，重新學習傳統的技藝，造船捕魚。他

在回歸之前已經結婚生子，現在的名字叫夏曼阿諾本；此時，他跟隨在夏曼比亞瓦翁後面，

像徒弟似的，上山砍新材料準備招魚祭。「就像夏曼比亞瓦翁在小學時代坐在夏曼阿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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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抄寫數學答案一樣。只是二十多年後角色交換，並更替的很令夏曼阿諾本非常欣賞，這

位以前叫做卡洛洛的同學。」（P201-202） 

他們在路上遇見卡斯瓦勒的父親，夏本沙里浪，一個七旬以上的孤獨老人還在砍樹勞

動。他們問起兒時的玩伴現在叫什麼名字，老人說叫「夏曼基那卡」。問這個命名的意思，

結果引起老人一大段的牢騷來：『這個意思是，因為你們的那個朋友，我孫子的父親在你

們國中畢業後，我反對他去當海軍，軍人的職業是打仗、殺人之意，他一氣之下跟我說：

『我永遠不回家。』結果真的都不回來看我。當他娶了漢人的女人，生了孩子之後的那一

年的漢人的『過年』回來看我，順便給我孫子取我們達悟族的名字。三天後又跟那漢人的

女人帶孫子回台灣了。我思念他們父子二人，而我又討厭去台灣，所以，我給他們的名字

是 Jinakad，也就是說不會登陸的人，陸地指蘭嶼島。沒辦法啊，這是命運捉弄我呀，孩

子們。』（P206） 

當他們從山上回來的時候，見到老人還沒回家，於是三個人又坐在樹陰下談天。老人

仍然念念不忘他「孫子的父親」，恨不得他也跟他的朋友一樣回到島上定居。夏曼阿諾本

告訴老人，當年若不是他「孫子的父親」卡斯瓦勒經常帶他們逃學、游泳、聽故事，他們

也許不會被「海」迷住，現在也就不會回歸蘭嶼，跟老人坐在一起聽老人的聲音。但是，

他也忍不住要告訴老人一件他「孫子的父親」耿耿於懷的事，那就是「他非常恨你沒有讓

他去念海軍的學校，那是他最大的心願，結果你把他斬掉了。」這個話題，引起老人的反

省與陳訴：「也許你們的朋友是對的，也許是我很大的錯誤，也許環境改變了。孩子們，

對我們這些老人，日本時代出生的人而言，適逢戰爭的年代，死傷是必然的。我們聽當時

駐足在我們島上的日本人說：『中國人最貪生怕死，最不勇敢，小小的日本輕輕鬆鬆的佔

領台灣……。』你們想看看，我會讓孫子的父親去跟那些貪生怕死的台灣人一起打仗嗎？

真有戰爭，依他的性格是最先被槍斃的。其次，我們達悟人為何要協助台灣的政府去打仗？

那是他們自家人的事，且戰爭是要殺人與被殺的啊，我們達悟是不殺人的民族啊。我們的

歷史跟他們一點關係都沒有啊，孩子們。而且，我們的人口那麼少，台灣人有被殺的本錢

嘛，我們豈有被殺的本錢？我們被殺一半的人口，我們就滅亡了呀！孩子們。詛咒他們貪

生怕死的祖先……他要去念海軍學校，殺了我再去吧。現在，永遠不要回來也沒什麼大不

了的事，哪有去了台灣二十多年，只有回來過三次。匆匆來，匆匆去，想帶著他們去捉魚、

船釣的時間都沒有，豈有這樣的孩子。我現在業已不指望孫子的父親回來，現代的老人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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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伴侶是孤獨與望海呀，孩子們。」（P227）最後，走在下坡路上，老人仍然嘀咕著：

「當海軍，我們的海不是海嗎？當兵，殺人的職業，去殺與祖先一絲仇恨都沒有的人，這

有什麼意義……。」（P228） 

夏曼阿諾本反芻著老人悲涼的話語，好像他「白養」了這個兒子，但是部落的青年人

不也都往台灣飛了嗎？「究竟是什麼東西帶走了孩子們的靈魂？銀白的飛魚輸給白色的女

人胴體，浪花的花沫也敗給啤酒杯上的泡沫。」（P229）部落的老人沒受過漢式教育，日

本皇民化教育也不深。他們擁有的就是祖先流傳下來的傳統技藝，以及日出而作，日落而

息的純樸生活。當現代貨幣經濟與教育模式取代傳統達悟文化時，孩子們在學校一直被教

育成對自己族群與文化自卑的人，小學或國中畢業以後，就紛紛往台灣謀生，成為從事低

收入勞動的階級。老人認為九年的國中教育，把孩子的肉體和靈魂都給帶走了！將來，他

們還能找得到回家的路嗎？！ 

(八)尾聲─重聚與離散 

終於，左臂刺有「浪跡天涯」的吉吉米特，像觀光客的打扮，也突然出現在蘭嶼島上

了。因為他的遠洋漁船在高雄靠岸，他乘機跑回蘭嶼一趟。他當年隨著卡斯瓦勒偷偷爬窗

進入教師辦公室去看世界地圖；心服卡斯瓦勒當時立志漂流大洋洲的志願。但沒想到卡斯

瓦勒被師母白色的大腿給征服了；後來到台灣娶了一個台灣女孩，在台灣開貨車。而今，

卻由吉吉米特來實踐浪跡大洋洲、太平洋、印度洋的壯志。此時，他還是單身，但有一個

黑皮膚的女朋友。他認為最美的顏色是黑色，他解釋說：「黑就像汪洋大海中最深層的地

方，隱藏自然界的奧秘。黑，是世上最公平的顏色。沒有黑夜，世界就變得極為單調乏味，

否則，二十年前，我們就不會偷窺到師母洗澡的鏡頭，也不會被神父說我們有罪啊！」（P268）

翌日清晨，他目送朋友們出航捕魚之後，就搭機回高雄，趕上往大洋洲的遠洋漁船。在船

上，他寫信向朋友告別，並叮嚀他的朋友要好好照顧孤獨的老人─卡斯瓦勒的父親。同時，

也附一封給他母親的信，請江忠雄（卡洛洛）翻譯給他母親聽。信後段寫道：「對不起，

孩子一直瞞你，從爸爸死了以後，因為，我只有在海上工作，才覺得像爸爸的靈魂那樣勇

敢。我失去了，爸爸，可是，我沒有去掉，我的驕傲在海上，媽媽，我會很快回來，回家

捉魚給你吃，好。」信尾簽署：「你的兒子，李清風 在海上寫的」（P284）。但是，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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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李清風（吉吉米特）一直沒回來。2005 年，作者夏曼藍波安航行大洋洲時，還到處打聽

他的消息而不可得，吉吉米特也許就變成永遠「找不到回家的路」的離散遊子。 

總之，這四個小學的同窗好友都經歷過離散的境遇，雖然長短不一，情況有別。夏曼

藍波安在《黑色的翅膀》的故事裡，提供了「第四世界」另類的視角；對殖民心態的統治

階級與教育體制，提出針砭，值得台灣主流社會的反思。如果，原住民族的文化傳承，能

出現一線暑光，那就是有更多像夏曼藍波安這樣有文化自覺的原住民知識菁英選擇回歸部

落，重建鄉土的文化尊嚴，為自己的族群發聲，捍衛原住民的權益。 

（Hung Ming Shui 東海大學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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